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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MOVIE 电影MOVIE

摄影/stephanie cornfield

《朱
花之月》由来自男性和女

性的诗意旁白开始，他们

正在讲述一则古老的神

话。神话中，两座高山为了获得另一座高

山的爱情而你争我夺。随后，导演把这往

事带到了现代，高山化作了人形。这对年

轻情侣住在今天的奈良，那是充满魅力

的明日香村地区，也是日本诞生的摇篮。

有孕在身的加夜子(大岛叶子饰)用

朱花给围巾染色，她的伴侣哲也(明川哲

也饰)正职是个编辑，平时总爱幻想开家

咖啡馆，业余时间喜欢在花园里修修剪

剪。哲也因为出差而暂时离开，加夜子就

在这当口和木刻家拓未(小水藤太饰)红

杏出墙了。她把自己怀有身孕的秘密告诉

了他，两人一同去拜访了各自的父母。回

来之后，加叶子给两个情人带来了不同

的消息，让两个男人几乎同样崩溃。

这是部十分安静的电影，拍得很美，

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以浪漫且带

有些许情色的爱情故事为载体。不过，这

个爱情故事是逐渐浮出水面的，影片开始

的半小时内，导演把焦点全都放在了捕捉

大自然的美感之上：昆虫、山脉、水面上

反射的日光。和河濑以往所有作品一样，

《朱花之月》也在大自然的壮丽面前虔

诚膜拜，强调了人类与自己的居住环境如

何密不可分。影片进行到一小时处，起初

出现过的旁白声再次响起，将那些坠入

爱河的高山比作彼此间深陷迷茫的男男

女女。导演试图将这三个人之间的悲剧

提升到某种原始、原型的状态，在此过程

中，她运用古老歌谣的咏唱和大自然的曼

妙风光不时地对三人身上发生的事予以

强调，并且辅之以旁白者口中吟诵的山脉

神话故事。影片结尾的突变也属于贯穿

全片的红色主旨的一部分，揭示出生命的

活力与脆弱，全都浓缩在了它的日文片名

之中，直译出来便是“红色的月亮”。在全

片结束前，导演出人意料地安插了一幅默

片中才会有的字幕卡，提醒大家关注前不

久袭击日本北部的海啸。

自从1997年河濑直美凭借处女作

《萌之朱雀》获得戛纳影展金摄影机奖

以来，她就一直都是戛纳的宠儿，竞赛单

元的常客。十年后的2007年，她再次凭借

《殡之森》获得戛纳影展评委会大奖，

世界级知名导演的地位 就此奠定。不

过，她的作品从商业角度来说没法吸引

大量观众，也没法为欧洲人视角下的艺

术电影拥趸阵营带来多少新鲜血液。

B=外滩画报

K=河濑直美（Naomi Kawase）

B：这部电影的片名是什么意思?

K：“朱花”就是“一片红色”的意

思，取自公元8世纪的日本诗集《万叶

集》。那是现存最早的日本诗集，作者遍

布日本多个社会阶层，从帝王到无名的

农夫都有，其中许多都是男女之间的爱

情。那是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当

时的人敬畏自然，他们相信神都居住在

山脉与江海之间。在那些诗歌中可以看

到，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生活中没有

汽车或是飞机——必须静静地等待自己

爱人的到来，心里多么着急都没有用。

他们只能在诗歌中描绘自己徒然等待的

情绪，并将之转化为花啊果啊。现如今，

我们生活在一种“随时随地”的错觉中，

所以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等待”二字，

人生始终围绕着一个“动”字。但相比

我们，我们祖先的心中有着更宽容的心

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在本片中放入了

所谓“等待”的感觉。

B：对于你自己和你的这部作品来说，

“朱花”的含义是什么？

K：我要在当下对一个古老的词语

进行重建，我希望与我同时代的这些对

于《万叶集》并不熟悉的人，能够体会

一下它里头的涵义。而我在这过程中扮

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下，但却能

悉心倾听逝者的声音的人，一个能编制

出传说来的人。作为一个人，在无法逃

专访日本导演河濑直美

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
文/Tatiana Rosenstein   译/程晓筠

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亮相的《朱花之月》是日本导演河濑直美谱写的一曲神秘、缓慢的电影挽歌，
影片将多个她钟爱的主题齐齐汇聚，诸如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与地方精神有关的那类、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结合着痛苦与失落的爱与私密等等。

避的人生无常中生存，这究竟意味着什

么？我觉得在那些无名者的传说中，有

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那些传说一直

都隐藏在时代大潮的背后，被忙于挖掘

各种日常琐碎的传媒所忽视。

B：这部电影还提到了飞鸟时代，在

当时，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影响伴随着佛教

来到日本。能否谈谈日本在过去和现在对

于这种“入侵”的反应？

K：我们过去一直深受中国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那里，数位帝王从那里

学到了关于宗教、文化以及治国手段等方

方面面。我们一直都在向他们学习。

B：自然是你这部作品中的核心；它

在这里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平和的力量。

但是，等级之分、为生存而拼命、物竞天

择等等这些，也都是自然教给人类的。自

然不仅具有创造力，也具有很强的破坏

力，我想到了日本近期遭受的劫难

K：自然本身具有一种潜力，是我们

无法控制的。但是它本质并不邪恶。绝

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以一片静寂将我们

包在其中。人类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

己比自然更强大了，可以用诸如核力量这

样的工具去控制自然。我们实在是应该

对自己心生更多恐惧之情才对，我们人

类不仅仅是在摧毁自然，更是在自决于

自然。此外，说到日本近期发生的灾难，

事实已经再次提醒我们自然的力量究竟

有多大，我们重又开始祈祷某种自然的

神力。日本人很自然地又用到了诸如“敬

畏之心时刻”或是“虔诚祈祷的感觉”这

样的话，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情感都是

流动在我们潜意识中的。

我觉得现代人经历的痛苦，其根源

来自于我们没能正确认识到，我们也是

自然的一部分。此外，当我将大自然作为

一个核心角色呈现在影片中时，我视之

为一个重要的讯息，必须要传递给现在

和未来的少年人知道才对。

B：日本近期发生这些巨大灾难后，

日本人的大智慧和沉着泰然给全世界留

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否和日本文化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有关呢？

K：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对日本民众面

对灾难的反应和举措感到十分自豪。一辈

辈传承下来的道德感让我们将集体利益

摆在了个人欲望之前。我们失去了生命、土

地，但那也都属于天意，赐予我们生命的

也是它，哪怕我们还将继续沉浸在哀伤之

中。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自然就是这样

的；在平时就要以敬畏之心来面对它。

B：对我来说，你的电影代表的就是

真正的艺术片——你自己摄影、编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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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0年是日本时代剧复兴之年，

共有13出古装片公映。其中卖

座最好的是柴咲幸主演、进账

23.2亿元的《大奥》，评价最高的是三池

崇史导演、收入16亿元的《十三刺客》，

位列《电影旬报》2010年十大佳片的第

四位。

《十三刺客》去年9月25日在日本

公映前，已于威尼斯影展和多伦多影

展放映。今年4月29日开始，影片亦在

纽约和洛杉矶等地公映，并广受好评。

《十三刺客》在日本曾赢得多个奖项，

包括每日映画竞赛和日刊体育映画大

奖的最佳导演奖 (三池崇史) 与最佳男

配角奖 (稻垣吾郎)，日本学院的最佳

美术奖 (林田裕至)、最佳摄影奖 (北信

康)、最佳灯光奖 (渡部嘉) 与最佳录

音奖 (中村淳)。影片亦在香港荣获第

五届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美术指导奖 

(林田裕至)。

《十三刺客》是正义和邪恶的惨烈

交锋。影片的开始，是明石藩江户家老

间宫图书 (内野圣阳) 向江户幕府老中土

井 (平干二郎) 的悲壮尸谏。前者呈上控

诉明石藩主 (稻垣吾郎) 的遗书后剖腹自

尽。明石藩主松平齐韶是将军家庆的异

母弟，其残暴恶行罄竹难书，曾于强暴

尾张家牧野韧负 (松元幸四郎) 的媳妇

千世 (谷村美月) 后斩杀她的丈夫 (斋藤

工)。他砍断农女的四肢供她淫欲，又把

图书的家人包括小孩绑起来当作箭靶。

土井遂委任武士岛田新左卫门 (役所广

司) 执行暗杀密令，除去权位日重但祸国

殃民的松平。岛田率领的12人刺客团，成

员有随从石冢利平 (波冈一喜)，剑豪食

客平山九十郎 (伊良刚志) 及其门弟小仓

庄次郎 (洼田正孝)，侄子岛田新六郎 (山

田孝之)，武士仓永左平太 (松方弘树) 及

其随从日置八十吉 (高冈苍甫) 与大竹茂

助 (六角精儿)，武士三桥军次郎 (泽村一

树) 及其随从堀井弥八 (近藤公园) 与樋

口源内 (石垣佑磨)，和要求二百両酬劳

的神枪浪人佐原平藏 (古田新太)。明石

藩的统领鬼头半兵卫 (市村正亲) 与副手

浅川十太夫 (光石研) 对新左卫门的行动

早有所闻，所以在藩主出巡返乡的旅途

中一直步步为营，并把原约70人的队伍

暴增至200多人。相比之下，新左卫门只

添加了在深山替他引路、蓬首垢面的村

民木贺小弥太 (伊势谷友介) 一人。由于

牧野韧负痛恨明石藩主残杀他的儿子，

所以动员枪手拒绝让松平齐韶等人进入

尾张木曾境内，迫使他们一定要改经落

合，走进新左卫门精心设计、誓要理葬全

部敌人的死亡陷阱。

本片是 重 拍工 藤荣一19 6 3年的

“集团抗争时代剧”黑白片《十三刺

客》，但编剧天愿大介对前作的情节作

出修订，例如增写了明石藩主的残暴言

行，提升了他侍卫队伍的实力，从70人

增加至接近300人；又丰富了刺客团对

付他们的策略。除用火牛阵、大爆炸和

快箭重创其队伍外，新左卫门与仓永

亦一早拔刀应战余下的百多人 (前作中

新左卫门与仓永皆在户内主持大局，前

者更一直等候半兵卫与明石藩主的出

现)。片末的大厮杀长逾45分钟，亦比

前作的半小时长。13名武士的以一敌

十、勇猛杀敌与仗义牺牲，令人想起黑

泽明的杰作《七武士》(1954)。三池崇

史处理激战连场的大杀阵极度写实，

于不断奔跑的混战中，亦清楚交代了11

名武士的死亡惨状。新左卫门在斩杀

半兵卫和明石藩主后，亦倒在泥沼中身

亡。幸存下来的仅有新六郎与言行不

断嘲讽武士的小弥太。

《十三刺客》批判武士道的愚忠，

以幕末1844年的中山道为交锋舞台，激

烈的战阵拍摄于山形县鹤冈市两亿元

建造的落合旅馆街布景。京城的内外

景，则摄于京都的妙心寺、仁和寺、本

愿寺、二尊院与二条城等名胜。全片的

摄影和运镜神采飞扬，令影片气象雄

伟。加上重现惊心动魄的惨酷战斗，不

愧为武士电影的新经典，也是导演三

池崇史 (1960- ) 迄今的最佳作品。《十

三刺客》的日本国内版片长141分钟，

但外国放映的版本只有12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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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花之月》海报

《十三刺客》剧照

演。类似这样的电影，在日本本土的命运

又是如何的呢？

K：在日本，绝大多数艺术片只有在

获得海外声誉后才能在国内取得成功。

日本观众绝大多数消费的还是好莱坞电

影。电影工业也是一样。如果我要去考虑

这些的话，可能我就再也不会拍电影了，

但我不想那样。我只是尽我全力，让观众

明白艺术对于人生有着很强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在我们拍电影时，在我们追赶最

新的电影科技，追赶电影潮流的同时，心

中保有最普遍的常识也很重要。

B：这部作品的的风格十分不同寻

常，有点像是纪录片，但看着又有点像是

件艺术装置品。好在故事上还是和我们

通常所见的绝大多数欧美电影差不多。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安排？

K：我想这是我自创的风格，因为我

从没有向任何人学习过。我始终试着将属

于我自己的那个原创世界放置在影片的

核心部位，而且愿意花时间去深挖它。

B：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喜欢这部电

影？年轻一代的日本人会有兴趣去看这

种关于过往的哲学电影吗？

K：你猜得对，我的观众绝大多数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此外就是一些艺术

家，包括一些从事行为艺术的人，我想

他们也会喜欢我的作品。

B：三池崇史的近作讲的是武士之死

（译者注：《十三刺客》），同样和过去的

历史有关，但他并不觉得那个主题有多少

历史性，更多的还是一种不分古今的普

遍性。那么你觉得是否还有必要通过这

种电影——哪怕它更多地还是被年长的

观众所接受——来教育今天的孩子们？ 

K：我觉得这种电影很重要，应该

用它来教育孩子们，因为我们应该要让

孩子们了解那些武士的生存之道和思

考方式。切腹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肤

浅的思想。

B：《朱花之月》和特伦斯·马立克

（Terence Malick）的新作《生命之

树》（The Tree of Life）有些相似。两

者都带领我们体验了围绕着生命和爱展

开的故事，又让我们直面人生中最根本

的那些问题。但是，马立克片中的女主人

公承担的是一个积极的、齐心协力的角

色，而你这里的女主角却对她的两个男

人都不满意。她给其中一个戴上了绿帽

子，和另一个在一起时又觉得百无聊赖，

结果自己也难逃失败的宿命。

K：关于描写这个人物，我不想用表

面的事件，我用的是她内在的命运或者

说业报。她表面看上去自我沉迷，其实灵

魂炽热如火。她的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就

像是一张能剧演员的面具，但身体之内

早已热血沸腾。所以在片尾她才会带着

一条新生命直挺挺地站立在太阳底下。

B：你是怎么会决定走上导演之路

的？在日本，或是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女

性当导演究竟有多困难？

K：作为一名女性导演，拍电影几乎

就像是孕育生命并将其养大成人一样，

可以说是我们的天性。拍电影、生小孩，

这是生命中最让我耗费精力的两件事，

所以男人拍电影要比女人容易得多。

但是，如果女性能获得来自家人和

朋友的支持，同时做到这两件事也并非

不可能。当然，丈夫的支持也是必不可

少的，最重要的是得让他理解我想要做

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能继

续拍电影的方法和先决条件。

B：你知不知道，今年戛纳竞赛单元

同时出现了四位女性导演？

K：作为来自亚洲的唯一女性代表，

我想这代表着一定的责任，还有许多的

使命。 

B：你估计《朱花之月》在亚洲上映时

会有如何的反响？已经找好发行商了吗？

能否将欧亚两地观众的反应做一比较？

K：作为一部独立电影，我不指望它

能获得多大的票房成功。但我相信它肯

定能在观众中间营造出某种情感，我希

望能有观众因为它而受到影响，缓慢的

人生影响。我遇到过一个人，他当时已经

30多岁了，15年之前还在高中的时候就看

过我的早期作品。他说那给了他很大触

动，所以后来也投身电影行业。我还听说

世界各地有许多学者写了不少关于我作

品的文章。这些都让我感到开心。

总部设在法国的Memento国际电影

公司将负责本片的全球发行。我听说影

片已经受到30多个国际电影节的邀请，

目前也已经有5个国家计划公映了。

三池崇史的新经典《十三刺客》
舒明专栏 | 映像东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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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своей 90-минут-
ной картине де 
Пальма расска-
зывает историю 
группы амери-
канских солдат, 

несущих службу в Ираке. В их 
ежедневны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входит охрана контрольного 
пункта, проверка армейской 
техники и прочая рутина. 
Один из них намеревается 
поступать на режиссер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а пока пытается 
снять хронику войны. Посл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недель службы 
атмосфера в охранной зоне 
резко ухудшается. Однажды 
ночью двое солдат врываются 
в дом иракца, насилуют его 
15-летную дочь и убивают се-
мью.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воци-
рует ряд ответных, не менее 
жестоких и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се это – и репорта-
ж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СМИ, и 
любительская съемка, и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 «от-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о», исправлено 
цензурой. Подмена страш-
ной правды версией, удоб-
ной властям, вызывает у зри-
теля не меньший шок, чем 
сама череда убийств.
«24»: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вы от-

крывали Венецианский 

фестиваль ретро-триллером 

«Черная орхидея» про зага-

дочное убийство старлетки 

в Голливуде. В этом году не-

ожиданно привезли «Ис-

правлено цензурой» – фильм 

в жанре Майкла Мура. В чем 

причина такого контраста?

Брайан де Пальма: Я люблю 
контрасты, они меня освежа-

ют (смеется). Если серьезно, 
то история началас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 фестивале в То-
ронто я пошел на ужин, и тут 
ко мне подошл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
ли компании по выпуску ди-
гита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Они по-
обещали $5 млн., если я сни-
му фильм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техники high defi nition. Ког-
да мне предлагают деньги, я 
от них не отказываюсь.
А откуда взялась идея?

Здесь подключилось вообра-
жение. Остросюжетный худо-
жественный фильм или доро-
гой триллер мне бы за эти де-
ньги снять не удалось. Захоте-
лось сделать что-нибудь до-
стойное. Тут мне на глаза 
попалась история об изнаси-
ловании и убийстве иракс-
кой девочки. И я рискнул.
Майкл Мур почти каждый 

год привозит на междуна-

родные фестивали социаль-

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хроники – 

в чем же состоял ваш риск?

Во-первых, информация об 
изнасиловании тщательно 
скрывалась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ессой и, само собой, поли-
тиками. Мне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переворачивать архивы и ко-
паться в книгах. Все было на-
прасно. Потом я наткнулся 
на блоги в Интернете. Часа-
ми просиживал в сети, по 
крупице собирая информа-
цию о происшедшем. Вскоре 
об этом узнали в политичес-
ких кругах. Ко мне приста-
вили наблюдателей и целую 
бригаду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
ных адвокатов, перед кото-
рыми мне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от-
читываться. Они не давали 
мне ступить ни шагу. Чтобы 

Фильм «Исправлено цензурой» 
(Redacted) на 64-м Венецианском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е принес Брайану де
Пальме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льва» за лучшую 
режиссуру. Картина, снятая в неожи-
данном для режиссера триллеров 
жанре, вызвала горячие дискуссии. 
Де Пальме удалось создать глубокую 
оригинальную ленту, в которой сюжет 
передае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любительской 
съемки одного из солдат, а худо  жест-
венный вымысел перепле тается 
с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хроникой. Коррес-
понденту «24» удалось поговорить 
с режиссером сразу после премьеры

Кино долж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искусством

Брайан де Пальма: «У вас очень оптимист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наемной армии 
в Ираке. Солдат-наемников вылавливают в колониях, по дворам и кабакам»

Брайан де Пальма родился 
11 сентября 1940 г. в Нью-Джер-
си. Впервы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ся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ом в Колумбийс-
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С 1973 г., 
после выхода на экраны филь-
ма «Сестры», о де Пальме заго-
ворили как о режиссере сас-
пенса. Снял такие фильмы, как 
«Лицо со шрамом» (1983), «Не-
прикасаемые» (1987), «Путь 
Карлито» (1993), «Миссия невы-
полнима» (1996). Лента «Чер-
ная орхидея» (2006) открывала 
прошлогодний Венецианский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ь и была номи-
нирована на «Золотого льва». 
На нынешнем Венецианском 
фестивале удостоен «Серебря-
ного льва» за картину «Исправ-
лено цензурой» (2007).

Справка «24»

Брайан де Пальма:

избежать жестоких нападок 
со стороны цензуры, я решил 
назвать свою хронику фик-
тивной, придавая рассказу 
автор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Однако вы с большой осто-

рожностью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е о 

происшедшем. Семья ирак-

ца убита, девочку насилу-

ют и сжигают, американс-

кий солдат, тот, что пассив-

но снимал трагедию, и ко-

торому не удалось остано-

вить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был 

похищен иракцами и обез-

главлен, а у вас в эпилоге 

ни трибунала, ни суда, 

лишь солдатские слезы?

А вы бы хотели попасть в чер-
ные с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иноиндус-
трии,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себя бес-
словесной игрушкой в чужих 
руках? За моими плечами 
уже есть некоторый печаль-
ный опыт.
Многие безработные худож-
ники не гнушаются даже 
крутить баранку...
И вам это доставило бы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Мне всегда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в де-
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Америке рабо-

тается легче, с меньшим кон-
трол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властей.
Так казалось и мне, когда я 
заканчивал школу в буйные 
60-е. С тех пор прошло 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огда я снимал 
«Черную орхидею», мне обя-
зательно нужно было огля-
дываться на Голливуд, что-
бы не растрясти это звездное 
болото и не задеть чье-то са-
молюбие своими подозрени-
ями. Убийство голливудс-
кой актрисы по прозвищу 
«Черная орхидея» так и не 
раскрыли, а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прежнему хранятся в стро-
жайшем секрете. С послед-
ним фильмом та же исто-
рия – секретность, контроль, 
цензура. Наше общество на-
ходится в летаргическом 
сн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мечте 
нужны не поиски правосу-
дия, а телешоу о том, как 
стать миллионером. 
А как же солдатские се-

мьи? Конечно, погибшие 

в Ираке солдаты не высту-

пают по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и не 

печатают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в 

газетах, но у них есть дру-

зья, знакомые, соседи…

У вас очень оптимист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б американ-
ской наемной армии в Ира-
ке. К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из нор-
мальных мыслящих людей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запишется в ее 
ряды? Мы же не защищаем 

родину, Америке не грозит 
война. Где-то там, в далекой 
азиатской стране люди уби-
в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Ну и что? 
Америка спит спокойно. Сол-
дат-наемников вылавливают 
в колониях, по дворам и ка-
бакам.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это 
люди без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то-
рые болтаются на улице и не 
могут найти себе занятия. 
Им обещают деньги и отправ-
ляют на фронт. Некоторые за-
писываются в армию на не-
делю-две. В моем фильме есть 
солдат, который приехал в 
Ирак на выходные, и остался 
там по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ю. 
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кажут 

ли ваш фильм в США?

Сначала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его в Америке не покажут – в 
лучшем случае он выйдет 
там на DVD. А теперь кто зна-
ет. Включение фильма в фес-
тивальный конкурс неожи-
данно подняло его рейтинг – 
еще задолго до фестиваля он 
был раскуплен европейски-
ми дистрибьюторами. 
Значит,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ре-

мьера не исключена? 

Майклу Муру тоже пришлось 
набраться терпения, когда 
обсуждался вопрос проката 
его лент в США. Теперь они 
на удивление пользуются 
там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ю.
Есть надежда, что правда 

буде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а?

*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мечте нужны 
не поиски правосудия, а телешоу 
о том, как стать миллионером

Откровенно говоря,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видел смысла в докумен-
тальном кино, а еще меньше 
в картин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о 
натуре я приверженец клас-
сического фикшна и думаю, 
что кино долж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искусство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м 
вымыслом. Помните фильм 
Антониони «Фотоувеличе-
ние» – когда герой снимает 
парк, не подозревая о том, 
что в кадр случайно попадает 
лежащий под деревом покой-
ник? Так 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ка-
меру невозможно контроли-
ровать. Она вам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роет правды. Все проходя-
щее через ее объектив – вымы-
сел и искажение, либо непро-
извольное, либо сконструиро-
ванное.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прав-
дой может стать ваше при-
сутствие на месте событий. 
Вы хотите сказать, что хро-

ника войны обречена на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Именно так.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узнать правду о войне, то 
должны увидеть ее собствен-
ными глазами. Что толку су-
дить о войне, свидетелем ко-
торой ты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 
Кто может рассказать нам 
правду о ней?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
пени репортерская камера.
Господин де Пальма ска-

жите на прощание хоть 

что-то позитивное. Вас что-

нибудь порадовало во вре-

мя съемок?

Да! Благодар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хнике нам удалось снять 
фильм за 18 дней. 

Татьяна Розенштайн, 
для «24» из Венец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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